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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暋三暋古暋镇

强虏入寇,国贼横行;河山涂炭,天下混乱。国土片片沦丧,同

胞重重苦难,伟大的祖国整个在动荡! 一九三七年过去了,又跨进

了一九三八年。

暋暋暋暋战战战,杀出了多少英雄好汉!

降降降,滚出了多少奸臣贼子!

贪贪贪,多少民族败类,专发国难财!

逃逃逃,多少将军显宦,抱头鼠窜!

五千年的古国,谁主浮沉?

亿万里的江山,谁定兴衰?

暋暋“马定军同志,三古镇地区,发现了一支奇特的武装。他们见

了谁都打:打鬼子,也打汉奸;打蒋介石的‘正牌军暞,也打国民党的

‘土司令暞;打土豪劣绅,也打地主恶霸;对伪乡长、保长手下无情,

对豪商巨富更是绝不放过。我们的部队没有到过那里,如果到了,

也不知他们什么态度? 至今还没有发现这支队伍的正式番号,也

不知道为首者的姓名和身世。他们忽来忽去,出没无常,行踪飘

忽,不留痕迹。老百姓中有一个传说,说他们叫什么‘飙字军暞。

‘飙暞,从字义上来说,是狂卷的暴风,有些草莽好汉的意味。马定

军同志,你是三古重镇中的盘古镇人。你的任务是查清这支部队

的政治根底:是对人民有利,还是有害? 或者,发展下去可能成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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朋友,还是可能变成敌人? 你在侦察连选一名得力的助手同去,到

了那里,先在群众中设法进行调查,如果能成为朋友,你们就相机

争取改造。特别注意:从实际出发,谨慎稳重!暠

我仔细琢磨着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、联络部部长共同交代给

我的任务。

我又要出阵了。这次的任务,却不同既往:虽然我曾当过敌工

干事,深入敌区,做过敌军工作;也曾当过联络干事,做过统战工

作,但为时很短,经验不多。当侦察参谋以来,都是做军事侦察,这

毕竟容易,也得心应手。这次,却是一项政治侦察,既要弄清“飙字

军暠的政治根底,又要相应地予以改造。现在,我要去完成这项重

大的任务,投身于一次新的锻炼,我是多么兴奋哪!

我选定的助手,是侦察连的副连长沙贯舟。他是三古镇中的

耒古镇人,入党的时间比较早,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。他为人稳

健持重,不言不语;喜、怒、忧、思、悲、恐、惊,七情的任何刺激,也不

管来得多么突然,他的脸色神气却毫不改变。真是山崩于前不动

声,地裂于后不变色。他像一尊雕塑,老是那么个表情:不乐不忧,

不慌不忙,不躁不萎,不焦不愁。动起来,却是风驰电掣,锐不可

当;办事扎实地道,千件眼不漏,万件心有底:可算得一个侦察人员

的奇才。他忠厚老成,身高力大,在部队中,同志们都叫他“骆驼暠。

深入三古镇,他只有一个不利的条件,就是他在三古镇名虽有家实

无家。他父母早亡,先后给五家地主扛了十七年长活;出来抗战

后,三古镇上,他什么也没有了。

现在,任务重要,助手地道,又要返回故乡,看看别了两年多的

妈妈,我心头的高兴,什么人也比不了。

三古镇是花椒聚散吞吐的地方,向来是价贵快销。我扮成花

椒贩子老客,沙贯舟扮成脚夫,挑了一担样品,上路了。

故乡的魅力真大呀,硬拉着我去想它———那里有祖先的劳绩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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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里有乡土的风习。那里有妈妈,守了二十多年寡,屎一把,尿一

把,炕上地下,家里学校,好不容易把我抚养大;那里有牛爷爷,当
了四十年鞋匠,做新鞋,补旧鞋,失业就业,颠沛奔波,救过我孤儿

寡母的性命。那里有东邻家鲁奶奶,头顶木盘,破着嗓子叫卖麻花

杠子头;那里有西邻家邹大叔,肩担箩筐,沿街吆喝青菜大萝卜。

那里有孙胡子操刀卖猪肉;那里有李秃子掌勺卖凉粉。那里有周

胖脸看锅卖豆腐脑;那里有关瘦腿守桶卖臭虾酱。那里夏天正午

卖鱼的嗓门最高;那里冬天黄昏卖零工的声音最凄凉。那里有玻

璃窗益兴隆的绸缎铺;那里有百叶门吉顺德的布匹商。那里有高

高大大的包买包销粉丝庄;那里有花花绿绿的冥车冥马裱糊行。

那里有盘古镇东街的尼姑庵;那里有耒古镇西街的老道观。那里

有杼古镇南街的和尚庙;那里有三镇当中的圣人殿。那里有人抬

人的二人轿;那里有人卖人的小妓院。那里有公开的赌钱场;那里

有秘密的鸦片馆。那里有浑身裹丝绸的阔人;那里有上下披麻袋

的贫汉。那里有两片大分发的新打扮;那里有一条小毛辫的老古

董。那里有吹吹打打哭哭啼啼上花轿;那里有嘻嘻哈哈拉拉扯扯

入洞房。那里有洋腔洋调的时髦派;那里有之乎也者的老学究。

那里有花天酒地;那里有啼饥号寒。那里有南望无际的平原黑土

地;那里有北望无边的载天浮地海。那里有随风作响的庄稼涛;那
里有逢时必来的鱼虾汛。那里有纵横交错的灌溉渠;那里有往返

穿梭的桅帆林。那里有苛租剥削的大地主;那里有重税劫掠的大

渔霸。那里有披星戴月、终年辛劳的庄稼汉;那里有乘风破浪、所
向无畏的捕鱼人。那里有剽猛的儿女;那里有不屈的硬汉。那里

有反抗的火焰;那里有战斗的呼喊。

农民、渔夫开辟了锦绣壮丽的天地,创造了富饶丰盛的财源。

这是三古镇头等的骄傲。

暋暋暋暋三古镇,三古镇,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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鱼虾天仓粮谷囤。

蓬莱出神仙,

曲阜出圣人;

没有三古镇,

无仙无圣人。

暋暋家乡人这样夸赞着自己的乡土。

天公安排得实在巧妙,三镇各离三十里,恰恰是三角等边,三
足鼎立。三百年历史的盘古镇据南,位坐肥沃的平原;二百五十多

年的耒古镇据西北,一片水果林像天工巧绣的锦带,把陆地和大海

缝合起来;一百年的杼古镇坐落东北,缫丝房、织机房装饰得它比

盘、耒二位兄长更加年轻豪放,英姿勃勃———多么美丽的家乡啊!

我光想家乡,忘记了给沙贯舟替肩。我急忙抢上去:“来,老
沙,我挑一肩!暠

“别!暠这是大老沙一贯的否定语。他不紧不慢,也不回头。

我又急忙钻到扁担下,可是他太高,扁担离我的肩头还有半尺

多,接不上。我急得说:“老沙,你弯弯腰我就接上了。暠
“别!暠他用手把我推出来,依旧呼扇大步前进。
“不成,怎么能叫你一个人挑?暠
“这点玩意儿,当什么!暠
“不成,我一定得挑一肩。暠
“别!暠他的语气更加坚决,“马参谋,执行任务,不能含糊。暠
“到敌区还远着哩,不要紧。现在就装相,太早了。暠
“别!暠他刷刷登上一个小岗,“干咱这行,就怕心里麻痹,觉着

不要紧。暠他朝我看了一眼,我看出他的目光是在向我告诫。

沙贯舟同志这样细致,使我想起了今年群英会上,我亲手给他

总结的侦察行动“六不暠要领:化装不显兵,隐蔽不露形,转移不留

迹,遭遇不出声;不马虎出动,不侥幸取胜。他的这套经验已在全

4

曲波全集·第五卷



军侦察兵中推广了。

一天的行程,傍晚已入敌区。我问大老沙:“我看咱俩岔向小

道,找个小村,在村头找个独立家屋住下,怎么样?暠

“别!暠他毫没犹豫,依然用他的“别暠字,否定了我的意见。“上

什么山,打什么柴;进什么庙,念什么经。住小村,不合咱扮的行

当,会露馅! 走大道,前面是三岔大路,有座大车马店,那是好地

方,我建议住到那儿,请你决定。暠

搭伴一天,这是他和我说话说得最多的一次。不用说,这个从

来未失手的老侦察兵,一定有他的把握,他的意见很有道理,就依

了他的打算。

日落,来到平里集前的车马店。一进栅栏门,十几辆大车停在

撒满了牲口粪的大院里,骡、驴呼喳呼喳地吃着草料。还有三十几

副担子,放在院里和屋檐下,有修箩卖箩的,有挑烟叶的,有锔锅锔

碗的,有挑鸡蛋的。大店的通铺大房里,两排对面的大炕上,有四

五十人,有的在砸鞋底上刺出来的钉爪,有的在用修脚刀修脚,有

的在盘腿干喝二锅头老白干,有的在指手画脚高谈阔论生意经,有

的已经在炕上发出鼾声,有的在哼着小调……在这形形色色的人

们中间,还有两个人在大骂大吵,一个平州腔,一个昌潍调。山东

人吵起来,气粗嗓门高,腔凶架势猛,骂出来的臭词脏句,是绝到不

能再绝了。

“你是天下人中最没有人味的孙子!暠

“你站在驴群里,比驴还矮三分!暠

“你妈生你在猪圈里!暠

“你娘下你在牛栏里!暠

“……暠

他俩越骂越凶。我刚要上去排解,进来了查夜的汉奸队。汉

奸队一进来,两个人骂得更厉害,接着就伸掌捋胳膊,撕巴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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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屋四五十人,像是有谁支使的一样,有的给他俩拉架,有的一拥

而上,七嘴八舌,要汉奸队给他们说和说和。吵嚷声乱嘈嘈,真要

把这座店房掀翻。汉奸队见他们横吵蛮骂,不可开交,大概也给吵

得脑涨心焦,连盘查也没盘查就走了。

汉奸队走后,说和的人也不说和了,各归了铺位,收拾睡觉。

那两个吵架厮打的黑汉,也住手了。

一个说:“你撕巴够了没有?暠

另一个说:“你够了,我就够! 你要是不够,咱再来一盘子!暠

一个说:“不够,明天来!暠

另一个说:“后天我也陪着。暠

说完,两个爬上炕,一倒下就呼呼睡了。

我忍不住暗暗地笑了。心想,这是两个什么人,打架还商量着

来,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。

他们的吵骂,挡过了汉奸队的盘查,倒减少了大家不少麻烦。

如果把这个大店比成个集,我和沙贯舟同志只是集上两个卖花椒

的;如果比成一个小树林,我们俩只是林中的两株树。大老沙选这

个宿地真有道理。

第二天登程,我们俩就混在这车马挑担之中,人歇亦歇,人行

亦行。

路上,我看着大老沙的背影,内心自思道:“参谋,参谋,不参,

何以有谋?暠这时我更觉得,此行完成查清飙字军的任务,对我是不

轻松的。不说别的,这飙字军见了谁都打,又是来去无踪,我怎样

找着他们呢? 找到后我第一句话该说什么呢? 要想查清政治根

底,旁查不见面,那肯定查不清;直接打照面,第一句话怎么说? 第

一个动作怎么做? 第一次态度又怎样表? 我的思绪纷繁起来。

日寇侵入山东,韩复榘奉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命令,全军逃跑

了。三古镇的农民、渔民跳脚大骂:“养兵千日,用兵一时。老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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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伍,全是些兔子、蚂蚱、毛虾皮,鬼子刚到,就一跑几千里!暠

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,剽悍的三古镇人,揭竿而起,喧哄一时,

不久出现了十几个头目。这十几个头目中,绝大多数是三古镇地

区的土豪劣绅:一个是大地主兼商人仇国基,他自称是山东省主席

委派,成立了三古镇抗日救国自卫军;又一个是大商人狄邦隶,他

也说奉山东省主席委派,成立了三古镇抗日救国保安军;再一个是

自称孔圣人的正宗后代子孙孔德第,他说得更高,说是奉国民政府

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密示,成立了三古镇抗日救国维持军,并说只有

他是正统,是奉中央的命令,维持三古镇治安,还说中央政府委派

他担任什么什么长,他在不同的时间地点,说了五六种不同的什么

什么长。还有些土财主,也纠合了七八十人或百把人,打着抗日救

国的旗号,吃粮征款。在这些头目中,只有两三个人出身农民、渔

民。他们一没吹正统,二没吹国民政府,三没吹省主席,四没敛钱

买枪,不久就被仇国基、狄邦隶、孔德第这批地主豪绅瓦解、挤垮

了。从此三古镇沉没在兵如蚁、官如蜂的涂炭中,一天之内竟有八

九个军头索捐要款。现在又出现了个飙字军,他们又是什么根底

呢?

“小掌柜,暠我凝思中,传来沙贯舟的声音,“回去对老掌柜美言

几句吧,老婆孩子实在不够花销哇!暠

大老沙主动和我说话了,这真是破天荒。我一看,他使了个眼

色,原来昨晚吵架的那两个,一个挑烟叶,一个挑鸡蛋,在打量我。

不用说,大老沙是已经发现了,来打破我的凝思状态。他又大声补

充道:“小掌柜,你别光低头算你的发财账,也得看看俺这两只门扇

脚呀!暠

“一定,一定!暠我装出商人特有的虚伪,含含糊糊地答复大老

沙。

要使内心思索和表面神情分离开来,真是一件难办的事。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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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停止思索,和大老沙一问一答,讲开了贩花椒的生意经,勉强

和同行者的气氛融合起来。

黄昏,到了三古镇之一的盘古镇。我低声告诉沙贯舟:“老沙,

到了盘古镇,住地一定要选好!暠

沙贯舟没有就答理我,走了一阵才说:“小掌柜,住个好店吧。

昨晚一夜没睡着,太吵了。暠

我知道,他和我一样,已经警惕了那两个吵架的人,我就随口

答应了。

他又说:“明天再不买鞋,我就挑不动了。暠说着他故意一跛,放

下了挑子。我已经知道是为什么,我们同时斜眼看了一下那两个

吵架人,只见那俩家伙已经越过我们,走上前去。沙贯舟低声道:

“躲开他们!暠

我完全明白,沙贯舟是在不断地用眼色和行动同我交换着想

法与决定。是呀,我是个“小掌柜暠,贩货雇得起脚夫,怎能和自挑

自卖的小贩住在一起? 住我家吗? 不成,太笑话,镇上敌人统治得

怎么样,尚未得知;再说,我是个八路军,敌人是否发现了我的家?

就算没发现,一个穷鞋匠寡妇家里,突然出现了两个贩花椒的老

客,那还不露相? 我在这样想。昨天我曾告诉大老沙,我妈在三益

隆鞋工场当了十二年女工。大老沙真够细心,“买双鞋暠,他这是告

诉我怎样借个引子见妈妈。意思很明白,他所想的是:既不能到我

家,更不能住我家,我们俩的想法完全一致。

甩开了两个吵架的,也甩开了所有的小贩,找了一座离我家很

近的上等客店,住了下来。在我们穿过大街的时候,家家关门闭

户,没有一盏灯火;大街小巷空荡荡,没有一个人影。尼姑庵也没

有定例的暮鼓,也听不见夕钟、木鱼和经声。整个的盘古镇,死静

死静的。

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兵。敌军、伪军、飙字军、国民党的土司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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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,一个没有。更奇怪的是,既然一个兵没有,为什么盘古大镇这

样恐怖? 活像是:鬼不吓人人自恐,风不射鸟鸟自惊。

我一来急欲探清这个秘密,二来真有点太想妈妈。我看沙贯

舟已经睡熟,就偷偷地到了后院,踏着马槽,翻墙出去。天黑如漆,

掩护着我的身影。路是多么熟啊! 可以说,我是踩着童年上学的

脚窝,回到了家。我没有叩门,翻墙而入。

“妈妈,妈妈!暠我的声音虽低,可是又亲又急。一连叫了十多

声,没有半点回响。屋里没有灯火,我摸遍了屋子每一个角落,一

无所有,顿时像遭到一个隆冬的海浪,全身冷透了。我几个箭步,

抢到院子里。

“马参谋,马参谋!暠啊,沙贯舟跟来了。他的一只大手,紧抓着

我的肩膀,低声说:“别急,走,到鞋店小工场去。暠

我们俩一路赶到那里,当然还是翻墙。跳进院里一看,窗上没

有灯光,门却没锁。迈进门槛,黑洞洞,冷凄凄,使我绝望了。

“看!暠大老沙低语一声,使我大为惊奇,只见在黑洞洞的屋角

墙根下,透出一线微光。

我们过去,见地上有一块四方大盖板,盖板旁是一口大木箱,

箱里盛了些皮边皮角。不用说,这口大木箱是为了掩盖这个窖口

的。沙贯舟小心地揭开盖板,一股灯光冲出,看得清楚,这是一个

地窨子。我们俩轻步下去。

“啊,地窖鞋场!暠我一眼还没看全,牛天胜爷爷朝大老沙就是

一锤子:“强盗! 杂种养的!暠

沙贯舟闪身躲过,挟住牛天胜爷爷,按在凳子上,笑嘻嘻地说:

“自己人,自己人!暠

我一看妈妈在那儿发愣,也顾不得先给牛天胜爷爷释疑,便向

妈妈扑去:“妈妈,妈妈,我是定军,我回来了!暠

饱受风霜的妈妈,她在任何时候,都有冷静对待一切的奇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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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没有笑,也没有哭。惊喜只是一刹那,立刻平息了。她双手紧捧

了一下我的脸,就急忙先去解除误会。她向牛爷爷道:“师傅,你孙

子定军回来了,是自己人。暠

七十岁的牛爷爷,也许是耳朵太背,也许是怒极发狂,他根本

没理妈妈,朝着沙贯舟怒骂:“你们这群豺狼虎豹,你们怎么死不

了! 你们抢光了地上,又来抢地下,抢得鞋店关板歇业,叫我们吃

啥? 我不怕,我七十啦,拼死你,一个够本,两个有赚!暠说着又摸锤

子。

沙贯舟急忙抱住牛爷爷,一使他不能动武,二使他别跌倒摔

着,笑眯眯慢吞吞道:“老大爷,我不是你要骂的人,也不是你要打

的人。暠

“放屁,你不要给我耍狐狸! 笑面虎,花脸狼,我都见过!暠

妈妈把我拉到牛爷爷跟前,还特地拿一盏灯,照在我脸上。牛

爷爷仔细一打量,顿时把几寸长的络腮胡子,像草把一样,触了我

个满脸。反身立即向沙贯舟赔礼道:“我这个老牛性,就是这个牛

脾气。对不起,对不起! 牛踢骆驼———幸亏尥不动。暠

这话倒把我和妈妈都说笑了。他这赔礼话,无意间却说出他

和沙贯舟的性格来。牛爷爷向来是那个倔脾气,宁折不屈,性子一

来,就要角斗。人们都不叫他牛天胜,都叫他老莽牛。沙贯舟呢,

在部队里,人们早给他送上“骆驼暠的绰号了。

牛爷爷对我们母子,真可以说是再生父母。

我六岁,爹打鱼死在海里,妈妈和我无以为生。当时牛爷爷是

三古镇首屈一指的鞋匠,是从哈尔滨学来的手艺。他为人气粗性

烈,好打抱不平,又好喝酒;一生无儿无女,老伴又早死了,更增加

了他那暴烈的火性。他手艺不传,也不带徒弟。他说:“教会徒弟,

饿死师傅。我三次带了十八个徒弟,徒弟的劳金贱,掌柜的就不用

我,我就失了三次业。暠所以他就打定主意,“高艺不传无义人。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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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无义人,饿死鬼找上门。暠爹生前对他很好,两家毗邻,又都好喝

酒,每次爹打来鲜鱼,都先送两条给牛爷爷。有时牛爷爷出酒,爹

出鱼,妈妈烹调。牛爷爷特别喜欢妈妈炖的鱼,他说:“渔家媳妇会

做鱼,气死哈尔滨的‘鲜鱼居暞。暠爹死了,妈妈望着大海,哭得死去

活来。种地,无地;下海,不行。怎么生活呢?

还记得:当时牛爷爷到了海边,抱起我,对妈妈说:“走,跟我学

做鞋,有我吃的,就饿不着你! 孩子长大,再别下海,狂涛恶浪风险

大,不干海上生涯,也跟我做鞋。暠他就领着妈妈抱着我,进了鞋场。

到那儿和掌柜的一说,掌柜的一口拒绝,怎么也不收。他说渔家的

女人,笨手笨脚,又有孩子,干不了活;又说刚死了丈夫,不吉。这

最后一句话,可把牛爷爷说火了。他顿时性起,质问道:“你娘去年

死了,吉不吉? 你这个鞋铺怎么没丧门倒?暠

掌柜的也火了:“老牛,你怎么破口伤人?暠

“是你先伤我们!暠牛爷爷把我递给妈妈,指着掌柜的鼻子道,

“一句话,你收不收?暠

“不能收!暠

“呸!暠牛爷爷啐了一口,“幸亏我没教会你那帮狐朋狗友,要教

会了,我牛天胜也得饿死。你这不收爷,自有收爷处。暠他把桌子一

拍,“给我算账,咱们从今后就两便!暠

掌柜的倒软下来。他深知没有牛爷爷的手艺,他早被西街鞋

铺顶倒了,吓得连珠炮似的说:“收,收,收,我收,我收。暠

牛爷爷的性子,不是一言半语就能平得了的。他把袖子一甩,

说道:“你收是为了钱,不收也为钱。西街鞋铺早托人和我说,要多

花二十块请我,我是念着咱老东老伙,才没去。没想到你是无情无

义之徒,这样对待我老牛头! 好吧,要收,今天你到我家,先谈清俺

爷俩的工钱。暠

从那以后,母亲就跟着牛爷爷学手艺了,我这才得以上学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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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。

牛爷爷先向大老沙赔了礼,又把络腮胡子在我脸上摩挲了一

阵,这才想起了还没有招待我们。他把脸转向灯火照不到的暗影

里瞅了一阵,这时候我才发现,地窖鞋场里还有两个短发的青年。

“桂菱,倒茶呀!暠牛爷爷厉声道,“没有眼色的呆孩子!暠

“桂菱?暠我吃了一惊:桂菱是个姑娘呀! 是东街李铁匠的女儿

呀! 她还是我四年级的同学哩,为什么这是个男的呢? ———我惊

愕地看着那个倒茶的青年,可是他却老把脸背着我。

妈妈开口了:“桂菱,羞什么? 定军一不是外人,二不是坏蛋!暠

那青年扔下茶壶,叫了声“小婶暠,便扑到妈妈怀里啜泣起来。

听准了,她的确是我的同学桂菱。我惊讶地问:“这是怎么了,

为什么剪成短发? 为什么女扮男?暠

妈妈怒叹一声道:“为了躲避畜生! 三古被糟蹋得苦透了,十

五岁的闺女就出嫁,庵里的尼姑也都跑光了!暠

一语道破,我才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妈不住在家,工场钻地下,

街上没人,全镇无灯,庵里没鼓没经声,姑娘落发,尼姑逃荒……可

是这些抢掠奸淫的罪孽是谁干的? 是日本人? 是汉奸? 是国民党

的土司令? 还是飙字军?

“真龙不出现,鱼鳖虾蟹作乱。暠牛爷爷气得满脸胡子乱颤颤,

“日本人不说,它是敌国! 汉奸不说,他们是贼子! 就说咱这地面

人,耒古镇的仇国基,说是奉省主席的委令,当了什么‘三古镇抗日

救国自卫军暞的司令。这个土豪,向来没朝日本人打过一枪。从前

日本人来了他还跑,这阵更好,他干脆勾去了‘抗日救国暞四个字,

成了‘三古镇自卫军暞,坐镇了耒古镇,日本人来了也不用再跑。杼

古镇那个大买卖人狄邦隶,也说是奉省主席的委令,成立了什么

‘三古镇抗日救国保安军暞,眼下和仇国基一模一样,旗号上也把

‘抗日救国暞那假招牌抹去了,光剩下个‘三古镇保安军暞。日本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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